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{}Æ <文心雕龍﹒麗辭篇〉專門論述對偶問題，先提出「造化賦形，

支體必雙;神理為用，事不孤立。夫心生文辭，運裁百慮，高下相

須，自然成對」的基本觀點;接著說《尚書〉、《周易 ﹒ 繫辭〉

(詩經〉等書已偶用騏語，其性質屬於率然成對，並非有意經營;

之後，他認為自覺追求對偶是從漢賦作家開始的 r 自揚、馬、張、

蔡，崇尚麗辭，如宋畫吳冶，刻形鐘法，麗句與深采并流，偶意共

逸韻俱發」。但從整體上說，漢賦中使用儷句尚屬零零星星的嘗試

階段，且以單對為主。魏晉時期，伴隨著文學觀念的自覺，人們對

文學本身的審美價值日益重視，追逐形式美逐漸成為不可阻遁的潮

流。因而，對耕偶形式的追求也就成為一種比較普遍的風尚 。 劉懿

所謂「自魏晉群才，析句彌密，聯字合趣，剖毫析廈 J 便是對時

人在這方面之努力的精當概括。而這種趨向在當時的大賦創作中尤

其明顯，即以蕭統《文選〉所收曹植〈七啟〉、張協〈七命〉、何

晏〈景福殿賦)、左思(三都賦〉、潘岳〈西征賦〉、陸機 〈 文賦〉、

郭璞(江賦〉等作看 ， 使用耕儷句型之繁盛，偶對形式之多樣及工

穩，均已超越前代，從而為南朝騏賦的成熟和高度興盛奠定了堅實

的基礎，提供了有益的經驗 。

綜上所述，筆者最後補說兩點作為本文的結論( 一 )魏晉雖

然是小賦勃爾興盛的文學時期，但大賦仍受到時人的普遍重視，綿

綿不斷地出現名篇，大賦傳統甚至在某些具體的歷史階段占據過賦

壇的主導地位;同時，魏晉大賦在繼承漢大賦傳統的基礎上，其題

材內容、創作傾向及藝術表現等方面均有所拓變。因此，在兩漢以

降的大賦評論及創作史上，這個時期真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。 ( 二 )

從南朝劉懿〈文心雕龍〉中之論賦文字，以及蕭統〈文選〉之選賦

情況，都可看出他們對大賦的重視，而直接為其開風氣者，無疑是

魏晉人的大賦觀念和追步前賢的大賦創作。有關具體情況，將撰專

文論述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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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自IJ 百

賦是中國文學史上爭議性頗強的一種文體 。 有關它的起源引發

過不少的爭議 ; 它的評價不僅在其盛行的兩漢，乃至於後世亦是或

褒或貶，揚抑不一。但這一個介於詩和文之間的文體，卻在中國文

學發展史上扮演著重要的角色。也因其文體本身的特殊性，在其演

進發展上，不惟與「詩」忽出忽入，叉與「丈」若即若離 。 尤其是

與詩此一文體問的糾葛離合，尤為密切複雜 。

詩與賦此兩大文體並存的時代，最早應上溯至西漢 1 。 從兩漢開

始，經魏晉至南朝，在此一期間，漢賦歷經了騷體賦，自司馬相如

等完成〈子虛〉、(上林〉之類以問答散體 r 鋪張揚厲」的漢大

賦典型後，賦與詩漸行漸遠，而賦成為漢代文人創作的主要文體 。

從班固 〈 兩都賦序 〉 中可見其盛況，鍾嶸 〈 詩品序 〉 亦云:

自王(褒)、揚(雄)、枚(乘)、馬(司馬相如)之徒，詞賦竟爽，

而吟詠靡悶。從李都尉迄班捷好，將百年間，有婦人焉，一

l 參見徐公持. ( 詩的賦化與賦的詩化 ) • (文學遺產) • 1992 年，第 l 期，

頁 16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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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而已;詩人之風，頓已缺喪 。 東京二百載，唯有班固 〈 詠

史 > '質木無文 。

賦作佔據了 兩漢文壇之重心， 其後 自漢末建安 ， 隨著詩歌的蓬勃發

展， 漢代散體大賦之篇幅由長而短 、句法 由散而耕 、 內容由狀物而

抒情 ， 形成以抒情短賦為主之型態 ，部份賦篇在形式上也逐漸加入

五、七言的句式 2 。及至永明新體詩興起 ，詩句逐漸律化，而融入賦

中的詩句也逐漸律化 ，再加上文人音律知識及技巧轉精，帶動7賦

朝韻律化、 精巧化演進 ， 形成詩賦合流的現象。 如沈約〈憨衰草賦) : 

憨衰草，衰草無顏色，憔悴荒徑中，寒若不可 識。 昔時兮春

日，昔日兮春風 。 銜華兮佩實，垂綠兮散紅。 岩陳兮海岸，

冰多兮在積，布景密于寒泉，吐纖疏于危石，雕芳卉之九街 ，

損靈茅之三脊 。 風急崎道寒，秋至客衣單，既傷 槍 下菊， 復

悲池上蘭，諷落逆風盡，方知歲早寒 。 流螢暗明燭，雁聲斷

裁績，霜奪徑上紫，風銷葉中緣 。 秋鴻兮疏引，寒鳥兮聚飛 。

徑荒寒草合，草長荒徑微，因庭漸蕪沒，霜 露 日沾衣 。 3

此賦內容寫衰草荒涼之景 ， 並抒發一己客中歲暮淒涼之感。形式上

則是標合騷體句 、耕偶句五言詩句三者而成 ， 卻命之曰「賦」。此

賦與此期一些雜言詩作實相差無幾。故徐陵〈玉台新詠〉卷九題為

〈歲暮憨衰草〉 、 馮惟納 〈詩紀 〉題作〈歲暮憨衰草) ， 皆將其視

之為詩 ; 而《藝艾類聚〉則題為〈衰草賦〉收入卷八十一 ， 則叉視

之為賦。足見此篇作品是詩是賦難以區分。其後梁陳之賦家都在沈

約的基礎上推動了 賦的詩化進程。其中最特殊的即是具備詩歌特

點 ，卻命名為「 賦體 」的作品的出現。 4

2 如張協( 七命: r 陸車沾流膏，溪谷壓芳煙 。 」稿康 ( 琴賦: r 若乃春

蘭被其束，沙棠殖其西 o •• •••• J 然此大多是偶一為之，非刻意而作，詩化之跡
不明顯 。

3 (全梁丈) ，卷二五 。

r 賦體」現存於梁武帝( {全梁文}﹒卷一 ) 、 任助( (全梁文) ，卷四 一 )、

王僧孺( (全梁文) ，卷五一)、陸{垂( (全梁文) ，卷五 二 ) 、 柳憧( (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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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賦體」雖名之為「賦體 J 但與漢大賦截然不同 ; 與魏晉抒

情短賦也不相仿，乃是六朝詩賦合流下的產物。它與南朝詩壇盛行

的「賦得體」詩體 ， 反而有密切之關連，二者皆具有鮮明的應酬功

能。對於六朝詩賦合流現象之考察，歷來專家學者或從二體之題材

內容，或從外在形式上歸納比較研究，但詩與賦此兩大文體何以在

六朝出現合流之傾向?解決此一問題，自不能停留在形式表層之探

索。因為任何一種文學作品的外在形式，乃是為了適應表達的需要

而形成。故探索文學樣式的發生、發展及衰替 ， 也必須顧及文學語

言表達之目的及功能。今日欲探討六朝詩賦合流之現象，本應從政

治、社會 、 文化各層面以及哲學思想、文學觀念、審美特徵等考察

始能全面。本論文之作，限於時間及篇輻，僅從「賦」此一文學樣

式之語言功能著眼，偏重「賦之詩化」現象探討，而此為研究六朝

詩賦合流課題時，較少觸及之層面 。 再結合文體特質與時代演進，

論其擅遞變化以見六朝詩賦合流之軌跡。

二、 賦之語言功能之轉變

從語言學的角度而言 ， 賦在詩學領域化生出很多的概念，有詩

體之賦 、 有詩法之賦、有用詩之賦 、 有作詩之賦，凡此種種使得賦

的語義特徵變得極為複雜，也使得賦與詩之間的關係牽扯不清 。 但

任何一種文學作品之發生皆離不開語言之表達。故對於詩賦分合糾

葛之探索，也可以從語言功能的角度分析賦的概念及其與詩學概念

之演變規律 。 本章即從先秦 、 兩漠 、 魏晉至南朝四期 ， 探討賦在當

代之概念及其語言功能之特色轉變，以明何以賦在六朝最終會向詩

靠攏，甚至走向合流之道路 。

(一)、先秦「 賦詩」 之語言交際功能

賦詩言志是春秋時期外交活動的一項重要內容，論者常將其視

梁文) ，卷五九)五篇，并輯自{藝艾類聚) ，卷五六 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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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為賦體之重要起源 5 。但在此之前尚有一種制度是與「賦」有關的

政治活動，即是「獻詩 J 0 <國語﹒周語〉載:

召公曰:故天子聽政，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，替獻曲，史獻

書、師鼠、自吏賦、矇頌、百工諜。

此應為周代的制度，由公卿、列士及矇、艘、菁、師、百工等以「獻

詩」方式向君王提出諷諜。而被「獻」之詩、曲、書應為書面文字;

而師、艘、矇、百工等則直接以口頭語言從事其職務。「賦」在此

應為一種獨立之語言表現，與黨、頌、課，在政治場合中真有相同

的地位。 6

賦之語言方式，班固〈漢書﹒藝文志〉解釋道 r 不歌而誦謂

之賦。」而「誦」之表現形式叉為何?依〈周禮﹒大司樂》云:

大司樂以樂語教國子，典、道、諷、誦、言、語 。

鄭康成注云 r 以聲節之日誦。」可見誦有聲吟節容，與一般背誦

言語不同，叉有別於配樂之樂歌 。故先棄之「誦」做動詞使用時 7

不論是「賦誦」、「誦諜」或「諷誦 J 其賦其誦皆是吟詠有聲節

而非歌之語言形式。而賦誦之內容則多為成篇舊文，亦有自我創作

者。前者尤以《詩經〉為主。《漢書﹒藝文志〉去:

傳曰 r 不歌而誦謂之賦，登高能賦可以為大夫 。」言感物

造品，材知深美，可與圖事，故可以為列大夫也。古者諸侯

卿大夫交接鄰國，以微言相感，當揖讓之時，必稱 〈 詩 〉 以

諭其志，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。

〈左傳〉中許多賦詩之記載，如秦穆公享公子重耳，賦(六月)

5 如 :葉幼明. (辭賦通論) (湖南教育出版社. 1990 ) .頁 II 。

6 (美)康維達(論賦體的源流 r r 賦』字和『誦』字在這一段的用法極

為接近，都是 r 朗讀』的意思。 J ( (文史哲) . 1988 年，第 2 期) 。

r 誦」於先秦亦有做名詞使用，乃指「文體」一種，如「輿人誦 J ( (左傳}
(信公二十八年)、(哀公三十年) 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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晉襄公享魯文公，賦〈菁菁者我)鄭簡公享趙文子於垂嚨，伯有

賦〈輯之寶貴)等皆是取固有詩句，賦予新義，象徵性地說明「用

詩」目的的一種詮釋活動。《左傳﹒襄公二十八年〉載盧蒲癸言曰:

「賦詩斷章，余取所求焉。」即「賦詩言志」者採用「斷章取義」

的方式，不必對文本負責，而是通過對文本的解釋來借題發揮，以

達到政治實用的目的。因此，賦詩乃成為春秋戰國期間諸侯卿大夫

「交接鄰國」時一種重要的外交手段。故孔子曰: r 不學詩無以言 J • 

而學詩的目的是要「能賦」。即「登高能賦可以爵士大夫。 J r 能

賦」是當時士大夫重要的語言交際能力ν 劉懷榮論道:

獻詩本可稱「賦 J 賦詩又以「賦」名，從語言學上說，都

緣於其與貢賦制相似的政治功能。... ...至賦則發展為雙方以

平等姿態，借〈詩 〉 表達友好之志，促成雙方邦交。其間維

持政治秩序的功能基本未變。 9

劉氏從賦之初義及發展而論，考察出獻詩與賦詩真有相同的政治功

能。在獻詩、賦詩中，均涉及到當事雙方的言語問答，而獻詩對語

言藝術的自覺要求，在言語問答中陳述已意 ，或頌或諷，也充分發

揮了語言的交際功能。劉熙〈釋名) : r 敷布其義謂之賦 J 正可

以看做是從語言學上對此種現象的概括。賦在先秦獻詩，賦詩的活

動中，其功能明顯是落實在語言之交際與實踐之中。

(二)兩漢大賦之政用功能

賦的早期傳統在漫長的季節裡結出的碩果便是漢賦，這一個新

的文學樣式中，有機地匯集了先秦賦傳統中之特點，而其功能在漢

朝特有的文化背景下，也由原來口語交際的功能，趨向政治實用色

彩更濃厚的頌美諷諭的功能。班固的(兩都賦序〉即連繫了先秦獻

詩與賦詩之間的歷史關聯，點明了漢賦之流派淵源及主要功能:

8 參見曹淑娟 .0美賦之寫物言志傳統) (台北:文浮出版祉. 1987 年 8 月) • 

第 一 章 〈 語言能力之表現 〉一節﹒頁 7 0 

9 (中國古典詩學原型研究) (台北:文津出版社. 1996 年 3 月) . 頁 204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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或曰 r 賦者，古詩之流也。」昔成、康沒而頌聲寢，王澤

竭而詩不作。大漢初定，日不暇給，至於武、宣之世，乃崇

禮官，考文章，內設金馬石渠之署，夕卜興樂府協律之事，以

興廢繼絕，潤色鴻業。... ...故言語侍從之臣，若司馬相如、

虞丘壽王、東方朔、枚泉、王褒、劉向之屬，朝夕論思，日

月獻納。而公卿大夫倪寬、太常孔藏、太中大夫董仲舒、宗

正劉德、太子太傅蕭望之等，時時間作。或以抒下情而通諷

論，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，雍容諭揚，著於後桐，抑亦〈雅〉、

〈頌〉之亞也。

從這段序文中可知班固認為(一)詩歌的發展與王朝的興衰緊緊

連繫，它是為歌功頌德而存在的(二)賦的使命也是為王朝帝國

而服務，高頌盛德(三)賦最主要之功能有二，即諷諭一一「抒

下情而通諷諭」與頌美一一「宣上德而盡忠孝」然而他極力強調之

功用，則是後者一一頌揚統治者之豐功偉蹟。故引先哲為頌以贊揚

君王鴻業之例以證:

且夫道有夷隆，學有粗密，因時而建德者，不以遠近易則。

故泉陶歌虞，美斯頌魯，同見采于孔氏，列于詩書，其義一

也。

顯然班固認為賦這種流派基本是頌體，即「主要作用是歌詠漢帝國

的榮耀與威力。 J 10故在一觀念下，在賦作進入創作高峰之際，漢

人將奉詔而作、媚主獻奏、歌功頌德、侈陳閑麗為能事的賦體作品，

名之為「賦頌」或徑稱「頌 J 正標明此一代文質的根本功能 。

漠賦在武昭宣成盛世之全面繁榮，尤其是在武帝時之蓬勃發

展，與其時文治武功空前的建樹有密切之關連。君王的右文愛侈，

帶動了漢賦的隆盛;但也利用文人作賦以「潤色鴻業」為其盛世高

唱頌歌。故以賦為頌，始自漢武帝之「 言語侍從」之臣，至揚雄力

行筆耕而旗鼓大張，至史官班固論定其歷史地位，以為賦可追美三

10 (美)康達維 .q莫頌 ) • (文史哲) . 1990 年，第 5 期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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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之頌聲，為賦力爭文壇之正統。漢代賦家之作，常常「賦 J r 頌」

相通。如司馬相如〈大人賦> ' (漢書 ﹒ 本傳〉作〈大人頌>揚

雄〈甘泉賦> '王充〈論衡﹒譴告篇〉稱之為〈甘泉頌>王褒〈洞

簫賦> ' (漢書 ﹒ 王褒傳〉則稱之為〈洞簫頌>而馬融〈長笛賦

序〉去:

追慕王子淵，枚乘、劉伯康、傅武仲等簫、琴、笙頌。

據李善注云:

王子淵作〈洞簫賦>枚乘所作未詳，以序言之，當為〈笙

賦> <文章志〉曰，劉玄字伯康，明帝時官至中大夫，作

〈簧賦>傅毅字仲武作〈琴賦〉

此叉以「賦」名之，另外，亦有「賦頌」連用者，如枚辜之作:

為賦頌，好是戲， ... ...泉從行，上有所感，輒使賦之。為文

疾，受詔而成，故作賦多。( (漢書 ﹒賈鄒枚路傳 ) ) 

叉如嚴助:

為賦頌數十篇。( (漢書﹒本傳) ) 

文如班固:

每行巡拌，輒獻上賦頌。( (漢書﹒班彪列傳下〉

叉如王充《論衡﹒譴告篇) : r 然即天之不為他氣以譴人君，反順

人心以非應之，猶二子為賦頌，令兩帝感而不悟也。 J (定賢篇>

「以敏于賦頌，為弘麗之文賢乎?則夫司馬長卿、揚子雲是也 。 」

賦頌之作，躬行了「發德」與「明功 J ( (史記﹒文帝記 ) )的欽

定職責，履行了歌功頌德的政治使命 。 這種不歌而誦，奏御朝廷的

賦頌正是大漢「國家之遺美」的隆正裝飾 。 故劉懿稱賦傑十家，除

相如以前四家之外，餘六家全是「上有所感，輒使歌頌」的文學侍

從之臣，他們以頌為職，以頌貢說，以頌得官，因〈頌〉揚名;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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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麗靡，篇盡閑侈，皆為頌主而竭盡才情。 11正可謂:賦之「為體

無他，頌揚也。 J 12即使不是以「頌」名篇之作，頌揚仍是文章之

主要內容。故明人王世貞謂 r 屈氏之〈騷) ，騷之聖也。長卿之

賦，賦之聖也。一以風，一以頌... ...母輕優劣。 J 13也是以「頌」

為司馬相如賦篇之特點。可知漢人賦篇以頌揚為本，帶有強烈的政

用功能。

但除了正面歌頌外，漢賦還有另一個政用功能即是諷諭。諷諭

是儒家文為世用，詩主美刺的觀念在漢世的積極實踐 。 在漢人心目

中「正得失，動天地，感鬼神，莫近於詩，先王是以經夫婦，成孝

敬，厚人倫，美教化，移風俗 J (見〈毛詩序) )詩的功用甚大，

而此正是漢賦作家創作漢賦所奉行的圭臭。故漢賦篇章，雖極力頌

美，但篇篇有諷諜的命意，如司馬相如〈上林賦〉之誇張田獵之盛，

逞才邀寵，即以諷諭裝點門面;或揚雄作〈甘泉賦〉之刻意諷謀 14

以譎諜悟主 。 或多或少，或暗示或明諷，都不失諷課之責 。 但在漢

帝國的政治背景及儒家詩教觀念下，賦家「或抒下情而通諷諭，或

宣上德而盡忠孝」二者看似信息的雙向交流，其實前者的渠道往往

並不暢通，而後者因合乎君王接受心裡及詩教反而得到更多的表

現 。 故賦家既要歌頌，叉要謀諦，為了明哲保身 15 '叉固於「類於

徘優」的身份地位，唯有「寓諷於頌 J 但寓諷於頌，或「以頌為

諷」的表現方式，使賦喪失了詩騷的直諜精神，實際的政治效用十

分有限，因而有所謂的「賦勸不止」、「勸百諷一 」之譏 。 儘管這

種諷諭表述了一種美好政治的理想 ， 但以頌為諷的結果，使作者「曲

11 金木生 ( 賦體清源 )一文中，對 「 漢人何以自名賦頌 」 有 詳 盡 之分析 。( 收

入〈齊魯學刊 ) , 1990 年，第 2 期)

12 (古文辭額築選本) ，卷 一 0 ，林籽評語 。

13 王世貞， (藝苑后言}﹒卷 二。

14 參見簡師宗梧， (漢賦史論) (台北﹒文史哲出版社， 1993 年 5 月) ，頁

151 

1 5 如馬融上 ( 廣成頌 ) 以頌課鄧氏兄弟而獲罪，十年不調， 叉遭禁鋼六年，見
{後漢書.本傳 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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終奏雅」的用心和隱藏在鋪排、想像、字詞之間的諷諜之旨，也因

而被遮蔽、沖淡，不免于「繁華損枝，當臉害骨;無貴風軌，其益

勸戒 J 16了 。 故在漢人的眼中及實際的效果而言，漢賦被賦予的詩

性的功能一諷諭及頌美，無疑是「頌」勝於「諷 J 故曲德來論曰:

所以漢賦整體上頌、諷並存，但以頌為主，諷佔有一個次要

地位。 11

故而漢賦作之盛，實因其符合了漢皇對「發德 J r 明功」之要求，

賦可以諷 、 可以諷，完全取代了〈詩〉的功能，詩消而賦長 。 賦具

有輔粥政教功能是造成其興盛之因，賦家自覺地肩負起頌盛歌功的

歷史任務 。 司馬相如在其(封禪文 〉 中道 r 大漢之德，逢湧源泉，

淘浦曼羨，旁魄四塞，雲布霧散，上暢九咳，下游八堪 。 」故描寫

漢家功德之作，必將上伴〈春秋 〉 等典籍 r 襲舊為七 J 王褒亦

謂 : 大漢「世乎道明，臣子不宣者，鄙也 。 J 18王充認為 r 建鴻

德者，須鴻筆之臣褒頌記載 。 J 19漢代賦家學者普遍認為，盛世自

應有頌盛之文 。 2。但隨著大漢王朝衰頹'帝國漸趨瓦解，此一 「政

用功能」失效，漢賦也由盛而衰 。 但男一方面，卻也使得賦擺脫儒

家詩教思想之羈絆 。 此一轉變，正是詩賦二體由疏離到靠攏的先聲 。

(三)、魏晉小賦之愉悅功能

賦發展到魏晉開始出現一種新的趨勢:篇幅減少，題材擴大，

抒情成分增多 。 此一趨勢在漢己萌發，出現過一些抒情小賦 ， 但在

16 (文心雕龍﹒詮賦篇 }

11 ( 漠賦綜論 ) ( 山西人民出版社 ， 1993 年 8 月 ) ， 頁 158 0 

18 ( 四 子 講德篇 ) ，載嚴可均輯， ( 全 上古 三代秦漢 三 國 六朝文 }。

19 ( 論衡﹒ 須頌 }

20 參見康金 贅， ( 漢賦縱橫 ) (山西人民出版社， 1992 年 9 月 ) ， 頁 75 。 叉

( 美 ) 康達維論曰 r 在公 元 一世紀的後半業，出現了如此大 量的頌美篇章，

可能是因 為這一時期的文人認為頌揚是文學的主要作用 。 ... ...他們贊 美對他們

本說是至 高無上的理想， .,. ".賦、頌、銘 三種體裁在形式及焦點 上幾乎混為一

體 ﹒」 同 註 1 0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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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個文壇上，代表漢賦主導傾向的仍是以體物為主的散體大賦;而

到建安魏晉以後，賦在風格特徵上逐步趨向於詩歌化，文人賦作傾

向抒情化的復歸，詩賦間之距離逐漸縮小。賦在形式內容上之轉變，

究其原因，與魏晉文人作賦之動機不同有關，從功能上而言，即是

賦由輔搞政教的政用功能轉變為偏重文藝審美的愉悅功能。此一功

能的轉變開啟了六朝詩賦合流之先機。

漢代知識分子是大漢帝國國家體制和文化的締造者，在東漢晚

期政治變質前，漢代知識分子與此一體制文化之關係大致和諧 。 此

一和諧反映在漢代文學創作上，就是效法雅頌、歌功頌德、潤色鴻

業的大賦文學。故對於漢賦的功能，也是偏重在儒學思想的美刺作

用上，文學是次要的事業，文學中的詩歌創作，尤其是抒情詩創作，

與他們的文化活動幾乎是無緣的 。 但這種與詩歌藝術疏離的現象，

隨著詩教觀念之消退、詩歌在文壇的地位逐漸提昇'以及大漢王朝

之傾頹，逐漸轉變。東漢以來，詩歌的創作也出現在賦家的文集中，

如班固、張衡二大以賦顯名之作家，班有(詠史〉之篇、張有(同

聲歌〉、(四愁詩〉之作;其他東漢文人如梁鴻〈適吳詩〉、崔睏

〈安封侯詩〉、傅毅(迪志詩〉、劉珍(贊賈達詩〉、朱穆〈與劉

伯宗絕交詩〉、桓麟〈答客詩〉、臨炎(見志詩〉等皆有詩歌創作，

但數量甚少。直到漢末魏初，文人詩歌數量明顯增加，徐公持論曰:

漢末魏初，詩賦間關係出現了一個新的局面:它們在數量土

基本達致平衡。當時不但有以作賦為主的賦家，而且出現了

寫詩為主的詩人一這在兩漢四百年中是未曾有的。 21

詩賦間由賦之強勢，漸趨二者均勢。但此乃詩賦二體外在關係的靠

攏，而賦內在體質之變化，及社會功能的轉變，亦為六朝詩賦合流

之重要關鍵。此一轉變，可由漢魏賦論之變化中窺其端倪。漢宜帝
曾論賦曰:

21 同註 1 .頁 19 •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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辭賦，大者與古詩同義，小者辯麗可喜，譬如女工有綺穀，

音樂有鄭衛，今世俗猶皆以此虞耳目。辭賦比之，尚有仁義

諷諭，鳥獸草木多聞之觀，賢于倡優博奕遠矣( (漢書﹒

王褒傳) ) 

在此論述中可知漢世除了大賦外，也有小賦之作，但漢宣帝肯定賦

之重點是能「仁義風諭、鳥獸草木多聞之觀」的大賦，在大部分漢

代文士的眼中，賦之本質同於〈詩 } ，而此一本質乃是政用性的，

即從輔粥政教之「功用」著眼。故當此功能效果不彰， r 勸百諷一」、

「欲諷反勸」時，此種「大者與古詩同義」的大賦不得不趨向沒落 。

且當漢帝國瓦解，賦家不能再用賦而獲至如司馬相如、揚雄之禮遇

時 22' 賦之頌美功能喪失、諷謀功能不再，唯有放棄諷諜，另尋他

途，而此正意味著賦擺脫儒家詩教思想之羈絆，追求文學藝術之美。

在兩漢評價不高，但從未間斷「辯麗可喜」的抒情小賦，漸成辭賦

之主調。魏晉文士對賦作語言之要求也大不相同，故曹丕〈典論論

文〉中云 r 詩賦欲麗 J 陸機(文賦〉云 r 詩緣情而綺靡，賦

體物而瀏亮」在在顯示了由尚用向文藝審美追求之傾向。魏晉小賦

之繁盛是以儒家詩教精神的衰退為前提，其創作脫離了漢大賦「頌

上德 J r 通諷諭」的思想軌道，而表現出對文士個性情感之張揚。

故當漢大賦因其政用功能無效而陷入發展窘境時，抒情小賦反因為

具有文藝審美的愉悅功能而躍上文壇主流。

賦體文學創作的新變原因十分複雜，除了與政治社會、意識思

潮之變化有關外，賦之作者寫賦態度之不同也有關連。曹魏賦家處

在與大漢截然不同的時空中，他們多半身處動蕩戒馬之中，文學創

作自不可能如司馬相如作賦之「幾百日而後成 J ( (西京雜記) ) 

或張衡作〈二京賦〉之「十年乃成 J ( (後漢書 ﹒張衡傳 ) )。此

期詩歌之創作，劉懿評曰 r 慷慨以任氣，磊落以使才;造懷指事，

22 如左思力作(三都賦〉並未因此加官受爵;而潘岳有(藉田賦〉歌功頌德之

綜也未因此而重用。見{晉害-艾宛傳}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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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求纖密之巧;驅辭逐貌，唯取昭晰之能。 J 23詩作如此，賦作亦

然，如 r 喔蜻持筆，有所造作，若成頌在心，借害于手，曾不斯

須。 J 24 '又如 r 舉筆立成，無所改定 J 25賦體創作大都是秉筆立

就。而這樣的「創作審美過程必然為創作主體身心帶來極大歡欣」

鈞。曹植在(與丁敬禮書〉一文中自述其創作心態:

乘心為書，含欣而秉筆，大笑而吐字，亦歡之極也。

文藝創作帶有極大的愉悅性質，追求的是心靈美感的需求。這種文

藝觀也影響到對賦作之批評。故陳琳於〈答東阿王簧)中譽曹植之

〈龜賦〉道 :

音義既遠，清詞妙句政絕煥炳， ... ...載歡載笑，欲罷不能，

謹祖墳玩耽，以為吟誦。 27

文如下闌於〈贊述太子賦〉中推崇曹丕所作賦頌道:

逸句爛然，沈思泉湧，華藻雲浮，聽之忘。末，奉讀無倦。 28

凡此批評皆推崇視聽感官的美感興味，強調的是純文藝欣賞的功

能。胡山林論曰:

文藝作品的藝術信息首先是通過視聽等感官而作用于欣賞

主體，從而進入心靈的 。 所以視聽等感官對藝術形象的感

受，是最初的藝銜接受。這時候的愉悅，是視聽感官與身體

23 (丈心雕龍-明詩篇}

24 楊修， (答臨惱侯筆)

25 (三國志﹒魏書﹒王榮傳〉。

26 畢萬忱， ( 論三國詠物抒情賦的時代特徵 ) , (文學迫產) , 1994 年，第 l
期，頁 13 0 

27 (文選) ，卷四 O 。

28 (藝丈類聚) ，卷一六及{初學記}卷十引下闌 (贊述太子賦﹒上賦表 )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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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快適反應，是一種情緒性的生理反應，這可以叫做直覺的

快感，或快樂的直覺。 29

曹魏賦家所追求的正是這種「直覺的快感 J 故曹丕評阮璃之文所

強調的也是「致足樂」的愉悅感受，並不涉及儒教美刺功能。這種

賦作活動有「同題奉和」與「出題奉作」兩種。 3。在此文學活動中

除了有明顯的娛玩性質外，文人交流藝術經驗、創作心得，也有競

技騁才的意味，尤其是「出題奉作」都是即時之作，即物命題、即

席賦詠，快速成篇，故大都是抒情小賦之作 r 灑筆以成自甘歌，和

墨以藉談笑 J 31 '娛樂色彩十分濃厚。

建安賦壇同題共作的傳統在晉代賦壇有新的發展。文人針對同

一主題以賦贈答。如張華作(繕鵲賦) ( (文選〉卷十三)傳誦士

林，於是傅咸乃造(儀風賦) ( (全音文〉卷五十一)其序曰 :

〈鴿鶴賦〉 者，廣武張侯之所造也，以其形微處卑，物莫之

害也。而余以為物生則有害，有害而能免，所以貴乎才智也。

夫偽鶴既無智足貴，亦禍害未免。免乎禍害者，其唯儀風也 。

同時之賈彪也有(大鵬賦) ( (全晉文〉卷八十九)之作。叉如陸

雲(逸民黨〉云:

余昔為〈逸民賦) ，大將軍摔何道彥，大府之俊才也，作〈反

逸民賦) ，盛稱官人之美，寵祿之華靡，偉名位之大寶，斐

然其可觀也。( ( 全晉文 〉 卷 - 0 四)

足見賦在兩晉士林問廣泛傳播，士人藉賦往來贈答，同題共作甚多 。

如:

29 (文藝欣賞心理學) (河南大學出版社， 1991 年 10 月) ，頁的 。

30 此依鄭良樹， (出題奉作〉一文之分類，收入〈魏晉南北朝論文集) (台北:

文史哲出版社， 1995) ，頁 181

31 (文心雕龍 ﹒時 序篇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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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公絡，楊又均有〈雲賦> '李充、陸沖、湛方生、江迪、

王凝之均有〈風賦〉。孫楚、李顯均有〈雪賦> '夏侯湛、

王虞均有〈春可樂賦> '顧愷之、曹吭均有〈觀濤賦> '郭

璞、孫楚、江迪均有〈井賦> '精康、成公接均有〈琴賦〉

賈彬、顧愷之均有〈箏賦> '孫諺、成公接均有〈琵琶賦> ' 

潘岳、王虞均有〈笙賦> '孫楚、東據均有〈登樓賦> '潘

岳、皮闡均有〈閑居賦> '傅玄、張華、潘岳、陶侃、孫楚

均有〈相風賦> '張載、傅咸、江迫均有〈扇賦> '曹梅、

蔡洪均有〈圍基賦> '孫楚、盧湛均有〈菊花賦> '傅咸、

成公接均有〈芸香賦> '傅玄、夏侯湛均有〈宜男花賦〉

孫楚、潘岳均有〈蓮花賦> '潘尼、張載、張協、應負均有

〈安石榴賦> '陸機、槍康、張載、傳玄均有〈瓜賦> '傅

純、傅玄均有〈雄賦> '羊枯、孫楚均有〈雁賦> '傅咸、

虛謹均有〈燕賦> '陸機、潘尼均有〈龜賦> '溫懦、孫楚

均有〈蟬賦> '此其大略也。 32

「同題共作」大都是詠物抒情之篇，除了以文會友外，尚可言志抒

情。賦成了顯露才思，表情達意的工具之一 。魏晉文人藉「時物」

以述其「志 J 以「賦」來履行「詩」的本質，在賦中表現的是個

人內心之現實感受和審美追求，強調的是文藝審美的愉悅功能 。 賦

既具備此一功能則與魏晉詩歌對文藝美學的追求相同，詩賦質性相

當，故出現詩賦不同體但同題之作。如潘岳有 〈 悼亡賦 〉 叉同時有

三首(悼亡詩〉。如〈悼亡賦〉描寫悼念亡妻之沈痛心情云:

人空室兮望靈座，惟飄飄兮燈英美。

燈英美兮如故惟飄兮若存。

物未改兮人已化，備生塵兮酒停樽。

而其(悼亡詩)之一述其衷情亦有:

望廬思其人，入室想所歷。

32 參見何沛雄. ( 讀賦零拾 ) .收入{賦話六種) (香港. 1982) .頁 144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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『卡拉屏無彷彿，翰墨有餘跡。

流芳未及歇，遺掛猶在壁。

帳忱如或存，迴遑仲驚惕。

賦、詩相參，情韻盡同 。 「詩賦同題，同寫一事，風格也近似，至

此，詩賦功能幾可互易。 J 33陸機〈文賦 〉 有云:

其會意也尚巧，其遺言也貴析。暨音聲之送代，若五色之相

會。

「遺言貴如」成了兩代詩賦共同之風向，賦之語言已擺脫儒家諷頌

之政用功能，向文學語言美的深度邁進，而此一表現即是向詩的語

言邁進 。

(四)、南朝「賦體」之酬唱功能

賦至兩晉由於愉悅審美的功能與詩歌相近，在文人創作中己露

詩化之痕跡。但賦之全面詩化與詩歌交互相融合，則是在南朝特有

的宮廷貴族文風及審美情趣下始達高峰。南朝賦承魏晉之餘緒，藉

君主之崇尚與士人之共趨，形成獨特之面貌，此期賦的創作更加普

通，地位也更加提高 。 南朝宮廷貴族大量參與辭賦之創作，鼓勵了

賦家在藝術上求新求變的風氣。張毅論云:

文學文體不是被動地接受語言所給它提供的各種變化發展

的條件，而是創造性地對語言進行審美創變意義的運作，為

語言的發展帶來了新的表達方式。 34

宋齊以後，賦的語言 日益綺麗精巧，與南朝宮廷貴族的生活及審美

趣味頗有關係。宋代君主如宋文帝，孝武帝以及臨川王劉義慶皆以

能文著稱、才藻甚美，他們招攬文士，普令作賦 35必然刺激賦的發

33 同註 1 .頁 25 0 

34 參見{文學文體概論) (人民大學出版社. 1993) .頁 184 0 

35 參見{宋書﹒謝莊傳) r (朱文帝)普招群臣為賦 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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展，及至齊梁二代「齊梁之君多才學 J 36之大力提倡，藩郎文人集

團更是盛況空前。齊文惠太子、竟陵王子良、情王子隆都大量招集

文士，提倡辭賦寫作。尤其是竟陵王西郎「竟陵八友」的文學集團，

更把辭賦之創作帶入了另一高潮， (梁書 ﹒武帝紀上 〉云 :

竟陵王子良閩西郎，招文學，高祖與沈約、謝桃、王融、蕭

深、范雲、任防、陸佳等並游焉，號曰八友。

八友中大都以善賦聞名，竟陵王常聚集文士，以「同題共作」的方

式進行賦作之活動。 37此為以藩郎宮廷為重心之文學活動，但一些

士族貴族的顯貴文人門下也是當時文學活動的中心。如沈約、任日方

即常獎撥後進，吸引文士追隨依附。〈南史﹒到溉傳〉云:

(任)時還為御史中丞，後進皆崇之。時有彭城、劉孝綽、

劉芭、劉孺;吳郡陸悟、張華，陳郡殷芸，沛國劉顯及溉、

洽，車軌日至，號曰蘭台聚。

而謝眺、劉否、王筠等人也先後受到沈約之提攜。 38他們吸引大批

南北文人學士，或酬贈往來，或追附依歸，雲蒸霞蔚'盛況空前。

與他們交往的南北著名文士數以百計，游宴詩賦，往來諭揚。不論

是「西亞B J 之會 ，或「蘭台」之聚，士族文人間文學性的接觸交往

增多，不僅相互切哇，提高創作技藝和鑒賞水準;也可互通訊息、

交流情感。故賦在魏晉己真備的愉悅功能，在南朝特有文風下，娛

玩色彩更濃"。而在兩晉賦中，已有的「酬唱贈答」功能，也隨著

南朝賦貴族化傾向而明顯增強。

36 參見趙翼. (廿二史札記) .卷 一二。

37 詳見程章燦. (魏晉南北朝賦史) (江蘇古籍出版社， 1992 年 2 月)

208 。指出此類制賦活動至少有四次。。

38 參見{南史}相關各傳 。

﹒頁

39 如{南史 ﹒陳喧傳 ) : r 後主甚親呢而輕侮之，嘗倒懸於樑，臨之以刀，命

使作賦，仍限以曇刻 。 喧握笨即成不以為病，而傲弄轉甚 。」。 作賦在此成為
宮廷娛樂之遊戲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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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於南朝文學集團活動甚多，士族文人間交往頻聚，或同題共

作，或酬唱贈答，賦普遍成為朝士應制和文人集會活動的社交工具。

而此一朝應酬功能之轉向，也使賦與詩的功能在南朝趨於一致 。 如

以同題共作方式寫成的「賦體」即應為奉和應酬之作。現存梁武帝、

任助、王僧孺、陸{垂、柳憧所作五篇 40 。此五篇「賦體」之形式短

小，全都由八句組成，或用五言、六言及七言騷體而成。如梁武帝

蕭衍「賦體」

草迴風以照春，

木承雲以含化 。

芳競飛於陽和，

花爭開於日益已。

樂萬類之得所，

豈此心之云金?

欣分竹其厲精，

慚戒車之屢查 。

→迴風草.~<<春，

→承雲木含化 。

→陽和芳競飛，

→日夜花爭間 。

→萬類樂得所，

→此心豈云舍?

→分什欣厲精，

→戒車慚屢駕 。

此賦形式上整齊，對偶工整，音韻和諧，若去其句中之虛詞，改換

語序，宛如一首五言詩歌。然此字數不超五十字，有如詩體之作品，

卻命之日「賦體 J 足見詩賦二體在南朝之界限正日益模糊消氓 。

叉此五篇「賦體」之作，雖然每篇之句式不一 (或用五言或用六言 、

七言的騷體句) ，但皆八句四韻，五篇皆用「化、夜、舍、駕」四

字為韻，很明顯是同題共作並限韻的文學集會中的作品。故形式接

近、內容情感也相同。這種創作方式在梁代詩壇中十分盛行，有所

謂的「賦韻」與「賦得」之作 。「 賦韻」為文人集會時分韻作詩;

而「賦得」多為摘取古人成句為題，或即景作詩在題首冠以「賦得」

二字。翻閱梁人詩集，除了贈答，詠物之篇外，幾乎都是「賦得」

之作。如梁簡丈帝有(九日賦韻詩) 41 、〈賦得橋詩〉、(賦得舞

鶴詩〉、〈賦樂器名得笙葔詩〉、(賦得入增雨詩〉、(賦得薔薇

40 問註 4 。

41 參見過欽立輯， 〈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} '卷 二二 ， (欒譯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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詩〉等;庚肩吾有(賦得有所思〉、〈賦得橫吹曲長安道〉、(賦

得稿叔夜詩〉、(賦得山詩〉、〈賦得轉歌扇詩)、〈賦得池萍詩〉

等 42 .梁元帝蕭繹有〈賦得涉江采芙蓉詩〉、〈賦得蘭澤多芳草詩〉、

〈賦得竹詩〉、(賦得春荻詩〉、(賦得登山馬詩〉等的。「賦韻」

或「賦體」皆是即席命篇，詩酒流連，都是真有明顯的遊戲性質及

應酬功能，事實上在齊梁詩集中，有更大部分的作品雖非以「賦得」

命篇，但與之相仿的應酬之作，舉凡宴會、送別、贈言、干謂、慶
賀、應制等比比皆是。詩歌在此期真有明顯的社交應酬功能 。 而這

種現象也同樣出現在賦的創作中，如前述「賦體」之作的文人集會，
乃至以賦相酬唱贈答，詩賦同為上流社會之社交工具。故陸僅有(感

知己贈任助〉賦 44 '任助亦有(感知己賦答陸僵〉之作。 4S裴子野有
〈寒夜直宿賦〉以贈謝微，而謝微亦作(感友賦〉以回應。“以詩

相贈，早見於東漢文人之篇，以賦相贈也出現於兩晉賦壇，皆是相
同文體間之贈答，但至齊梁贈答之作甚至出現不同文體之相互酬

贈，即以「賦」酬答別人之贈「詩」。如沈約會贈詩謝眺為其饒行，
謝跳作(酬德賦)以贈 47 。詩賦二體至此由於具有相同之酬唱功能，

或賦或詩，成為文人集會活動中遊戲及應酬之工具。功能上趨於一

致，形式上也相互滲透，詩賦二體之界限漸氓，終至密切交融 。 “

三、結語

在中國文學史的洪流裡'各代不斷有新的文學形式產生，而且

42 參見過欽立輯. (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> .卷二三. (梁詩)。

的參見遠欽立輯. (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> .卷二五 . (梁詩) , 

44 參見{全梁丈> .卷四一 。

4S 參見{全梁艾> .卷四一。

46 參見{梁書﹒謝微傳〉﹒

47 參見{全齊文> .卷二三 。

48 同註 37 .頁 243 : r 賦己打破自身體裁界限，至少在唱酬功能上已與詩合南
朝詩賦合一趨勢的一個表現」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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舊的文學形式也在不斷的改變。促成改變的因素固然很複雜，但不

同文體間的彼此影響，及相互錯綜關係，都會促成文學形式或內涵

的改變。錢中文論道:

文學體裁由反規範而達創新，不斷綜合是一種方式。所謂綜

合，就是作家不斷通過原有的不同體裁相互滲透，形成新的

體裁形式。的

六朝賦在藝術形式上唯美化、抒情化的發展，即是與詩歌此一文體

相互滲透綜合的結果。

賦自發生之初即與詩有密切之關係'賦為詩名，獻詩可稱賦，

用詩、作詩亦可稱賦。發展至兩漠，賦更被賦予〈詩〉之諷頌功能，

漢人賦頌通用;叉以誦釋賦，正是從語言學的層次上表現了賦體所

真有的特性。故劉懷榮分析云:

賦與詩兩種不盡相同的文學樣式，困在實際應用中表述了相

似的人類意識，而有了諸多的共通之處。 5日

賦既本具有詩性，而在實際運用中文與詩相通，故在六朝當賦擺脫

了儒家詩教的羈絆;與詩歌所真備的愉悅功能，乃至酬唱功能共通

時，詩賦會走上合流之道，實不足怪。林庚先生曾對文學史上詩賦

之消長有精闢之分析:

詩賦的消長，在這裡正是反映著詩化的曲折歷程，在以賦盛

行的漢代，四百年間，乃竟無詩人，這難道不值得我們為之

深思嗎?這詩賦的消長可以說是中國詩歌史上一個長期的

現象。到了建安時代，將於出現了全新的轉折，詩開始躍居

於文壇的主流，隨這一趨勢，賦也開始走向詩化。此後又歷

經六朝四百年間的曲折發展，才終於完成了這一過程，於是

49 參見{文學原理一 一 發展論> (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. 1989 年 9 月) .頁

165 ' 

m 同註 9 .頁 242 '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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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現了唐詩的高潮... ...然而這消長並不就到此為止 。唐詩高

潮過去之後，賦化的趨勢又逐漸抬頭，宋代詩歌因此也就更

傾向於賦化... ...到了南宋後期，詞的鋪陳排比、尚於詠物，

賦化的趨勢就更為明顯，詩賦的消長，終於形成了倒流的現

象。 51

詩賦合流現象，應有兩種形態:一為詩的賦化，一為賦的詩化。就

賦的詩化而言，賦由先秦之口語交際功能開始發展至南朝之酬唱功

能，越來越向社交功能發展。而詩歌之創作在建安時期曹氏父子的

推動下，日趨興盛，劉懿論建安詩歌「憐風月、押池苑、述恩榮、

敘酌宴 J ( {文心雕龍﹒明詩篇 } )文人游宴賦詩、同題共作，盡
是公宴、送別、贈答、應制之篇，帶有鮮明的社交色彩。至魏晉南

北朝，應酬詩更大量增加 r 賦得體」、「應制詩」成為詩壇主要

的應酬題材。詩歌普遍用於日常生活中以交流情感。錢鐘書論曰:

從六朝到清代這個長時期裡，詩歌愈來愈變成社交必需品，

賀喜弔喪，迎來送往，都用得著，所謂「牽率應酬 J 0 52 

魏晉以降，詩歌朝著「以文會友」一一社交化應酬化發展，而賦在

六朝也明顯朝社交化應酬化發展。詩賦交文相贈，界限漸氓，詩賦

兩大文體由疏離到靠攏，與賦功能之轉變乃至詩賦語言功能取向的

合一 ， 二者互為表裡 ，實是考察六朝詩賦現象時必須釐清的課題。

51 (中國文學簡史) (台北:廣文書局)。

52 氏著. (宋詩選註) (重慶出版社. 1982 年 ) .頁 49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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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96 年 12 月

屈賦之「變」與「不變」

陳怡良

成功大學中文系

--'L.. -=­
一、削百

屈賦是產生於南方楚地的一種文學新體製，為繼北方〈詩經〉

之後帽起的，摺炮明星，標志著我國古典文學在南方建立起一座嶄新

之旦程碑。其對後代之文學，尤其在辭賦方面之發展，更是影響深

遠。

王逸曾讚揚云 :

屈原之辭，誠博遠矣。自終沒以來，名儒博達之士，著造詞

賦，莫不擬則其儀表，祖式其模範，取其要妙，竊其華藻，

所謂金相玉質，百世無匹，名垂罔極，永不刊 i或者矣 l 。

劉懿亦加稱道云:

故其敘情怨，貝1J 鬱伊而易感;述離居，則愴快而難懷;論山

水，貝1J 循聲而得貌;言節候，貝1J 披文而見時。是以枚賈追風

以入麗，馬揚沿波而得奇，其衣被詞人，非一代也 2 。

l 洪興而且﹒{楚辭補注〉 、 王逸. (楚辭章句序) (台北: i莫京文化事業公司 ，

1983 年，初版 ) .頁的 。

2 劉扭著、范文 i關注. (文心雕龍注) (台北:台灣開明書店. 1968' 台 六版) . 

卷一. ( 辨騷 〉 第五，頁 29 、 30 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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